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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感是用于描述人地关系中的情感联结的重要概念，近年来却在媒介化所带来的虚拟体验中逐步失去

其固有根基，由具身实践产生的传统地方感正在式微。然而，媒介的介入也使地方感的形成方式不断创

新，尤其是新兴媒介形态中将“主播具身行走”与“观众远程漫游”相结合的户外行走直播极大地丰富

了人们的地方体验，为人们形成新型地方感——媒介地方感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探究了上海

地区户外行走直播建构观众媒介地方感的具体路径，发现户外行走直播可通过“媒介地方”“媒介体

验”“地方认同”三个维度对观众的媒介地方感进行建构，且每个维度均有“人–媒介–地方”三要素

的交织作用，以此为观众再造了“可解蔽的地方”“可沉浸的地方”与“可依恋的地方”，为数字媒介

再造衰落的地方感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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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place” is crucial for describing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in human-
land relationship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gradually lost its inherent foundation amidst the virtual 
experiences brought about by media.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place, derived from embodied prac-
tice, is declining. However, media intervention has also continuously innovated the formation of a 
sense of place. Notably, the emerging media form of outdoor walking live streaming—combining 
“embodied walking by the host” and “remote roaming by the audience”—has significantly enriched 
people’s experiences of place,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a new type of sense of place: “media 
sense of place”. Based on this,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pecif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outdoor walking live streaming constructs audiences’ media sense of place in the Shanghai region. 
It finds that outdoor walking live streaming can shape audiences’ media sense of plac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media place”, “media experience”, and “place identity”. Each dimension involves 
the intertwined interplay of three elements: people, media, and place. This process reconstructs for 
the audience a “decipherable place”, an “immersive place”, and an “attachable place”, offering new 
insights for digital media to revitalize the declining sense of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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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媒介与地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传播学的

“空间转向”相互激荡，让原本相距遥远的两个学科渐行渐近，撞击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这一跨学

科交叉领域，在许多方面颠覆了人们关于何为媒介、何为空间、以及如何研究媒介和空间的旧有观念[1]。
保罗·亚当斯指出，媒介中的地方是作为符号的地方，其浓缩了文化和社会意涵，符号建立和改变人们

的感觉、体验，并创造出种种想象的地理景观；媒介中的地方也是作为场所的地方，其不再像传统环境

中那样具有强烈的地域界限和空间阻隔效果[2]。可以看出，媒介与地方的关系在媒介地理学中极具讨论

意义。国内的媒介地理学研究经历了从偏向“表征”到“实践”的范式转变：在早期，学者们把研究中

心集中于“媒介中的地方”这一维度：邵培仁与方玲玲等学者着重研究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下公路电影

塑造的政治地理、性别地理与道德地理等想象的空间[3]；彭凤仪等学者以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小时

代》等影片呈现上海真实地理的景观媒介如何展现“想象的上海”[4]；如今，有部分学者已经突破表征

范式的束缚，研究媒介在空间生产、身体实践中承接的关键作用，如刘叶子指出，观众在观看影视剧后

形成以媒介空间为基础的意义空间，受其影响前往影视旅游目的地“朝觐”[5]。可见在地方建构中，媒

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地方的相关研究中，地方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概念，表现为人对特定地方的感知与理解，用于描

述人地关系中的情感联结。关于人与地方的心理联系，赖特最先提出“敬地情结”这一概念，表示人对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c.2026.14512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语桐 
 

 

DOI: 10.12677/jc.2026.145121 125 新闻传播科学 
 

自然界和地理空间的认识而产生的深切的敬重之情[6]。1974 年，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一词，即指“人

与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特别的依存关系”[7]，“恋地情结”所表征的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改造的特殊的

人地关系。1976 年，段义孚在“地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感”的概念，认为“地方感是地方本身

所具有的特质及人们自身对地方的依附”[8]。可以说，地方感是人与地方互动的产物。 
而在如今的媒介化全球化进程中，“远程在场”使地方体验趋于虚拟化，切断了人与地方长期具身

化互动的根系，“人地关系”不得不向“人机关系”转化。然而，媒介的介入也使地方感形成方式不断

创新。为了回应人地关系的变迁，多琳·马西提出“全球地方感”，用以说明地方是从正在进行的故事

中编织出来的，是权力几何学内的一个瞬间，而且是处于进行之中的尚未完成之物[9]。她赋予了地方动

态、开放、多元的特征，进而对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地方理论从根本上进行修正和补充。随着媒介技术

的发展，学者媒介对于地方感的作用也有了积极的论调，我国学者邵培仁曾提出“媒介地方感”这一概

念，认为人们可以经过媒介提供的认同方式，产生新的地方体验[10]。 
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媒介地方感的理路有进一步突破。尽管大众媒介的泛化影响了城市景观塑造的

标准化、均质化、同一化，凸显出地方与无地方对立的地理现象，但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却催

生了更加多元的“新地方感”[11]。同时，移动媒介使用者基于地方参与式的媒介书写实践，生成兼具互

文、流动与独一无二的数字地方感[12]，人们可通过媒介感知甚至创造新的地方，媒介地方感概念逐渐形

成。媒介不仅再现城市意象、城市符号，而且通过人的日常实践被编织进了城市互动和城市建设之中[13]。
曾一果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媒介化进程下，以地方邻近性为第一导向的地方感受到冲击，人们或许不会对

自己此刻足下的土地产生依恋，却可能对遥远的媒介地理形成共情[14]，明确了人们可以通过媒介实践、

媒介漫游与遥远的地方形成情感联结。 
在众多新兴媒介形态中，网络直播自 2016 年兴起后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其中的户外行走直播这一特

殊类型与媒介地方感的形成有着密切关联，而学界对于户外直播的研究多集中于旅游发展，如谢佳着重

研究户外直播对观众户外旅游意愿的影响[15]。在“citywalk”的热潮下，户外行走类的主播以街头漫步

形式进行城市展演，观众通过弹幕参与地方叙事，极大地丰富了地方体验，对媒介地方感的塑造有着潜

在贡献。因此，本研究基于媒介地方感这一微观视角，以观看抖音平台上海户外行走直播的观众为研究

对象，考察其再造媒介地方感的具体路径，试图在媒介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数字媒介再造消失的地方感

提供新的思路，揭示媒介如何成为重塑人地情感的重要变量。 

2. 研究方法 

2.1. 半结构化访谈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个人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编码分析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实证研究，采用

目的抽样策略选取受访者。首先，将受访者限定为“有在抖音平台观看上海户外行走直播经历的人群”，

以确保反馈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其次，在身份职业方面，涵盖学生、文职、工程师等不同人员，保证观众

观点的多样性，减少因相同身份带来的单一印象与体验。其次，在地域分布上，以非上海居民为主，确

保媒介作用的最大化，同时选取少量上海本地居民，考察直播场景的真实感。主要通过线上腾讯会议以

及线下面谈两种途径进行访谈。 
本研究结合现有的媒介地方感理论框架，从认知、行为、情感三个主要层面出发设计半结构化访谈

提纲，并根据受访者的实际回答进行进一步追问和调整，每人每次访谈时间不低于 35 分钟。 
访谈完成后，研究者对访谈语音进行文字转录和清洗整理，并通过 NVivo14 软件对文本资料进行整

理分析，同时逐步增加访谈样本并反复挖掘，直至理论饱和为止。最终本研究在 2025 年 9 月~2026 年 3
月共访谈 17 位符合纳入标准的受访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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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籍贯 现居地 

A01 女 21 本科生 山东 山东 

A02 女 21 公务员 云南 云南 

A03 男 24 硕士研究生 河北 上海 

A04 女 22 硕士研究生 江西 浙江 

A05 女 23 硕士研究生 安徽 安徽 

A06 女 22 本科生 浙江 山东 

A07 女 21 本科生 辽宁 辽宁 

A08 女 29 硕士研究生 安徽 安徽 

A09 女 30 软件工程师 云南 云南 

A10 女 30 医院院长助理 江苏 上海 

A11 男 30 医药行业文员 天津 天津 

A12 女 25 学校行政职工 山东 山东 

A13 女 40 互联网公司职工 江苏 上海 

A14 女 31 财务职工 福建 福建 

A15 男 19 本科生 上海 北京 

A16 女 22 本科生 云南 云南 

A17 男 24 硕士研究生 山东 上海 

2.2. 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分析 

本研究在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上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分析法对收集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借助

NVivo14 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三级系统分析，提炼总结各标签、

类属名称并进行关联分析。在完成 15 份访谈资料的编码后，发现访谈数据和编码类属出现重复，其后又

增加了 2 位受访者，对其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以检验编码的饱和度，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关系。

由此认为上述三级编码已较为充分，编码结果达到饱和，最终提炼出“媒介地方”“媒介体验”“地方

认同”三个核心范畴(见表 2)。 
 

Table 2. Selective coding 
表 2. 选择性编码 

核心范畴 主范畴 范畴内涵 

媒介地方 
媒介对地方的解蔽 媒介通过对全程实时动态画面的拍摄和非预设的偶然事件的记录，在展现客

观地方画面的同时修正观众的主观印象。 

人对地方的修正 主播、入镜群众与评论区发言观众等作为“人”的要素通过言语、气质的展

现不断修正着观看直播的观众对上海城市的认知 

媒介体验 

媒介漫游 
观众在无需物理位移的情况下实现对遥远地方的在场体验：其一，观众在直

播流中跟随主播进行的“远程实时漫游”；其二，观众也能通过主动切换 
直播间等方式进行的“界面切换漫游”。 

媒介实践 观众在观看直播过程中主动参与到地方感建构中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包括直

播的在线互动、路线变动以及线下打卡行为，使观众成为地方感的共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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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方认同 

记忆认同 
直播体验与个人记忆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方认同感。一是“直播引发回

忆”，即直播内容唤醒观众过去关于地方的亲身经历或媒介记忆；二是“实

地引发直播记忆”，即观众亲身到达某地时会反向触发其关于直播的记忆。 

地域认同 观众通过直播获取新知识、新视角，从而拓宽地域认知，同时在直播观看过

程中可以产生一种文化或身份上的认同感。 

情感认同 观众对所呈现地方产生的系列情感反应与联结，如因直播的在场感和生活化

呈现而带来的距离感缩小与亲切感增强以及向往感增强。 

行为认同 
观众的认同感外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的倾向与实践，既包括想去打卡、旅游

甚至定居等“意动行为”，也包括与亲友推荐该直播地点的“分享行为”，

以及持续性的上海信息追踪，即“关注行为”。 

3. 研究发现 

户外行走直播作为“主播具身行走+观众远程漫游”的特殊媒介形态，对观众重塑媒介地方感有着错

综复杂的影响，但可从认识维度、过程维度、结果维度出发进行深入考察。因此本文以认知(认识维度)、
行为(过程维度)、情感(结果维度)三个层面为切口进行访谈分析后，对应得出“媒介地方”“媒介体

验”“地方认同”三个对媒介地方感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的维度，其中每个维度均有“人–媒介–地方”

三个要素的交织作用，为观众再造了“可解蔽的地方”“可沉浸的地方”与“可依恋的地方”。 

3.1. 可解蔽的地方：户外行走直播对“媒介地方”的深化 

在认知层面，户外行走直播通过媒介让观众深入了解上海地区，对其原有的地方意象进行补充或修

正，从而改变观众对上海的刻板印象，以完成“媒介地方”的深化。这一过程中“人–媒介–地方”三

要素交织互动，一方面，媒介通过实时的视觉画面展现和临时的偶然意象拍摄来解蔽地方，让观众看见

更为真实的地方；另一方面，户外行走直播中人的存在使得观众对地方的认知进一步更新，为观众重塑

更加立体的地方。 
(一) 媒介解蔽：动态性与偶然性下的真实地方 
在户外行走直播中，媒介通过实时动态画面和非预设的偶然事件，在展现客观地方画面的同时修正

观众的主观地方印象。全程拍摄的画面记录了城市中建筑、街道和自然风景等客观的物理环境，同时涵

盖了对地方文化氛围、生活节奏等主观感知的传递，从而构建一个超越纯粹视觉的、富有意义的真实地

方意象。 
首先，不同于影视剧、短视频和图文解说等其他媒介，户外行走直播带给观众最独特的体验即观众

能够跟随镜头实时观看城市的动态画面。受访者 A05 提到：“直播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实时播放，也没

有任何剪辑，比较真实。”户外行走直播无法通过剪辑技术进行修饰，减少了视频剪辑所带来的片面印

象和浓缩亮点，也不似颜值直播、才艺直播等直播类型需要全程的美颜滤镜，主播能够最大程度地传递

真实客观的地方印象。同时，客观画面的传达也会影响观众对上海地方生活氛围的感知，如受访者 A04
提及：“在户外直播过程中我看到一些很市民化的场景，比如大家在路边小摊买水果或者骑着电瓶车到

处走，让我觉得上海也不像影视剧里那样全部都是豪车和精英。”可见户外行走直播对修正观众心中对

于上海地区的刻板印象也存在一定作用。 
其次，直播过程中主播遇到的突发事件可以展现临时的、非预设的地方，在吸引观众注意的同时为

观众提供“意料之外”的地方意象。在访谈过程中，76.46%的受访者提及自己在观看户外行走直播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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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有关注到一些偶然的活动与事件，如受访者 A03 提到“他(主播)经过了一个 labubu 的展，但当时已

经很晚了没有什么人，评论区都在说这个地方看着没有白天那么时尚了，还蛮吓人的，让主播快走”，

主播无法预知是否会碰到这类偶然的装置，同时为保持正常行走无法全然避开该画面。这类不可控的非

预设画面能够进一步修正观众对上海原有的地方认知，呈现同一地点不同时间下更为真实的地方。 
但直播的真实性并非是全然正面的。其一，由于技术手段的局限，主播通常采用手持手机进行拍摄，

这种简陋设备导致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往往是压缩画质，削弱了地方的审美价值。其二，实时拍摄并不

能完全消解“表演性”的成分，个别主播为迎合流量的需要会刻意维护地方的同质化印象，倾向于拍摄

已被广泛传播的外滩、武康大楼等街道，忽视了普通社区或郊区的多样性，甚至为引导观众情绪而主动

加固上海刻板印象。因此，观众仍需在真实感与表演性之间进行协商判断。 
(二) 人的修正：个性化与多元化中的立体地方 
主播、入镜群众与评论区发言观众等作为“人”的要素在户外直播过程中不可或缺，他们不断修正

着观看直播的观众对上海城市的认知，对建立个性化与多元化于一体的上海媒介化地方意象有着重要的

作用。 
第一，主播可以作为“地方诠释者”通过其个性化的知识讲解、信息补充、情感流露乃至自身气质

与身份，对用户既有的或正在形成的地方认知进行补充和干预。在此方面，受访者 A08 表示她曾因主播

的分享对上海的商业环境有了更多认识：“那个主播走到南京东路那片商业区的时候，就一直在给我们

介绍这些店铺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还说有好多老板都是广东人，在这边生活了多少年”，这些信息的

讲解补充能够让观众对上海城市有更深的印象和认识。受访者 A17 还提到“我之前看过一个上海本地阿

姨的户外直播，镜头拍到了一位身材有些胖的女士，评论区都在说‘这人怎么这么胖’，但主播阿姨却

说‘不要随意评价别人’，我当时觉得上海人真的是很会尊重他人、很有边界感。”这种上海本地主播

自身的气质便是对上海城市精神的最好注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观众尤其是外地观众深入认识上海

当地居民的气质特征。但需注意的是，主播的即兴解说也许会缺乏必要的事实核查，他们可能分享未经

证实的“趣闻轶事”或错误的历史典故以制造话题，若不被纠正，可能在观众心中形成永久性错误记忆，

导致地方认知的偏差。 
第二，在直播拍摄过程中的入镜群众也能极大程度上反映出上海的立体面貌，尤其能够加深观众对

于上海追求个性化的时尚传达、国际化的多元交流这类主观印象。如受访者 A12 表示“我看见直播拍到

了好多外国人，让我意识到上海真的是个‘国际化大都市’”，同时受访者 A07 也说“经常看到有一些

打扮得特别精致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很‘洋气’的阿姨，我就觉得上海不愧是上海，即使看到的大多数

人的穿着都是比较朴实简单的，但这种有时尚感的人还是比别的城市多很多。”但同时，主播的户外行

走拍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地方空间的现有秩序：一方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随意对行人、车辆、

住宅等画面进行拍摄很有可能侵犯入镜者的隐私；另一方面，主播还可能因抢占视线焦点或阻挡通行打

乱原本的城市节奏，遭到城市居民的排斥，也会个别路人在察觉主播拍摄的同时会主动躲避镜头或对主

播进行斥责。这些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观众对于居民活动状态与性格特质的判断。 
第三，评论区各类人群的互动也能完善观众对上海的认识。受访者 A01 提到“主播走到一个社区的

时候会说这里的社区食堂比较好，然后评论区就吵起来了，好多人说这家特别难吃，还有人推荐了另外

一家更便宜更舒服的。”这种本地观众与外地观众的内外交流也能助力户外行走直播构建一个具体化、

立体化的地方。 

3.2. 可沉浸的地方：户外行走直播对“媒介体验”的介入 1630/7000 

在行为层面，户外行走直播自身产生的特殊媒介体验对于媒介地方感的建构有着独特影响，具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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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户外行走直播带来的远程媒介漫游及其引发的媒介实践两个层面，“人–媒介–地方”三要素在这

两个层面中也同样存在。 
(一) 媒介漫游：远程在场与场域瞬移 
在户外行走直播的观看过程中，观众可以借助媒介技术在无需物理位移的情况下实现对遥远地方的

“在场”体验，这包括两种核心方式：其一，观众在直播中跟随主播视角进行线性的“远程实时漫游”，

如受访者 A05 认为自己“好像主播可以作为这个人的一个延伸出来的肢体，替他去走一走看一看，这种

感觉也是蛮有意思的”，同时受访者 A11 认为这种远程的在场非常具有吸引力，“比短视频那种形式更

能抓住我的眼球，因为主播下一步要去哪、要说什么、会遇见什么都是不确定的”，可见主播可以作为

观众“身体的延伸”为观众提供全过程、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且观众在长时间观看同一直播过程中只能

借助该主播个人的移动路线进行体验。其二，观众也能通过主动切换直播间等方式进行非线性的“界面

切换漫游”，如受访者 A14 提及自己会通过对各种户外行走直播的对比来多方位地了解地方：“我有时

候看累了会滑到别的直播间看，算法也会给我推送很多上海地区的户外直播，这样我就能找到我更喜欢

的主播，比如我就不愿意看那些网红街区的直播，更喜欢看一些我没见过的地方”，这种自发的直播间

筛选可以让观众进行“反打卡”式的地方观察，了解不同于网红街道的异质地方场景，同时让观众在直

播间的瞬移中切换地方场域，获得游戏中刷新任务地点一般的独特媒介体验。 
(二) 媒介实践：信息交流与路线联动 
媒介实践指观众在观看直播过程中超越被动接收地方相关信息，主动参与到地方感建构中的一系列

互动行为。它体现了观众的能动性，使观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地方感的共创者，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直播间实时的观点交流和“送礼物”等互动行为。直播间的观点交流不只是主播单方面的输

出，更存在于主播与观众、观众与观众的互动的过程中，且这种交流是实时进行的，不同于其他视频、

图文帖的评论需要花费未知的时间等待他人回复。当个别疑问评论未被主播注意时，评论区会有其他观

众帮助主播解答其疑问，或是同样发出疑问使主播尽可能关注到该问题，同时观众也可能会在评论区自

行营造一个除主播之外的聊天场域，进行对地方的评价和观点交流。同时，直播间的“送礼物”机制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主播提高直播频率、关注观众评论，从而进一步增加观众在直播过程中获得地方感

知的机会，对助力观众的媒介地方感建构起到良性循环作用。 
第二，主播响应观众诉求更改原有的行走路线。在访谈过程中有 70.59%的受访者提及自己观察到主

播会因为观众评论更改原有的路线和行为，提供偶然的、独特的地方体验，如受访者 A10 分享道：“那

个主播在南京东路那片闲逛的时候路过泡泡玛特中心店，我们就看到那里呜呜泱泱的，有人让他拍一拍，

主播就进店了，店里有好多人在买手办，那个人流量真的很吓人，我就记住这个小十字路口了”，这一

路线更改经历让她对上海本地潮牌的影响力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南京东路这一街道的具体商铺分布有

了更为清晰的印象，以此为观众提供更深刻的地方感。 
第三，观众自发对直播过程印象深刻的地方进行“朝觐”和“打卡”。受访者 A01 提到“我去过一

个看落日的地方，当时骑了半个小时的车，我记得特别那个直播特别好看，我还截了一张图把它打印出

来，但是我去的那一天它是阴天，没有遇到，虽然有点可惜，但是当时的体验很幸福。”可见这种对直

播地点的打卡行为使人与空间的实地互动取代了单一的媒介再现，为观众塑造了能够与之沉浸互动的地

方公共空间，从而将远程的在场体验变为真实的具身实践，从而进一步建构具体的地方感。 

3.3. 可依恋的地方：户外行走直播对“地方认同”的衍生 

在情感层面，研究发现户外行走直播能够衍生观众对于上海的地方认同，主要包括记忆认同、地域

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分别通过记忆的唤醒与深化、地区的认知与认可、文化的亲近与向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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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意动与关注四个方面使观众产生对地方的认同，从而加深地方依恋，进行媒介地方感的建构。 
(一) 记忆认同：对上海印象的唤醒与深化 
记忆认同是指直播观看体验与观众记忆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方认同感，这一过程具有双向性。

一方面，直播内容能够唤醒观众过去关于某个地方的亲身经历或媒介记忆，即“直播引发回忆”。受访

者 A12 提到：“我之前在上海读过书，现在工作常常看上海的直播，一看到那些街道我就想起了当时和

朋友走在那条路上的感觉，觉得自己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时候。”这种直播引发的回忆是使观众对地方

产生持续情感联结的重要因素，无论这一回忆是源于实地体验所带来的真实经历还是虚拟作品所传递的

地方印象，都能够唤醒观众自身对于地方的记忆与印象，从而激发对地方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当观

众亲身到达直播观看过的地点时，又会反向触发其关于直播的记忆，即“实地引发直播记忆”。如受访

者 A09 提到：“我当时去了那条街，然后一个穿着风衣的姐姐抱着一束鲜花从我身边经过，你懂这种感

觉吗？我想到当时看直播的时候这条街上就都是潮人，真正走在其中感觉更美好了。”这种记忆的循环

激活，深化了个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让观众在具身体验中进一步产生人地之间的独有情感，同时延伸

出对上海生活氛围的认同。 
(二) 地域认同：对上海地区的认知与认可 
地域认同指通过观看直播，观众在认知层面和归属感层面建立或强化了与特定地域的联系。观众可

以通过直播获取新知识、新视角，从而“拓宽地方认知”，认为自己能适应上海的城市生活，如受访者

A03 认为直播方便他在心中构建一个完整的认知地图，“当我根据直播的路线走在一个地方走路不需要

导航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熟悉的地方了”，受访者 A17 也表示：“我通过看直播才知

道，原来上海有那么多古镇，而且很多街道，比如普陀区那块，好像和普通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让我

觉得上海也不是处处都高大上的。”可见户外行走直播可以完善观众心中的地域认知。 
此外，观众在直播观看过程中可以产生一种文化或身份上的认同感，虽不像本地居民那样有着强烈

的身份归属感，但也是一种“增强文化认可”的过程，如受访者 A12 提到：“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看到

有两个上海的阿姨一直在帮路人拍照，还和主播说‘我们上海人是不是还蛮好的’，我当时一下子觉得

上海人对城市形象真的是非常爱护，所以上海的城市文化肯定很不错。”受访者 A13 也分享了她的观察：

“我经常看一个在上海街道边走边捡垃圾的主播，我觉得他的淡然和自信真的是上海精神的写照，上海

居民从来不是高傲，而是有一种‘我想做什么都可以’的自我肯定。”经确认，这一主播为移居上海的

“新上海人”，他的这种态度为观看直播的观众们传达了人们在上海生活的精神状态，使人们对上海产

生更多认可。这种对地方文化的认可是超越单纯情感的、更为稳固的心理联结，对媒介地方感的建构有

着重要作用。 
(三) 情感认同：对上海文化的亲近与向往 
情感认同指观众在观看户外行走直播时，对所呈现地方产生的更加向往的系列情感反应。这种认同

通过多种情感维度的变化得以体现。82.35%的受访者认为观看直播使他们觉得上海更为亲切，如受访者

A05 表示：“直播不像有一些短视频吐槽上海的物价高、全是‘主理人’，直播他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

种更安全和可以托付的感觉。”这种可托付的地方认知能够进一步转化为对地方的依恋。直播的在场感

和生活化呈现为观众减少了距离感与疏离感，增强了亲切感，进而使观众对地方产生向往之情，这些情

感共同构成了媒介地方感的核心情感基础。 
(四) 行为认同：对上海生活的意动与关注 
行为认同指观众的认同感外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的倾向与实践。其一表现为潜在的、未来的行动计

划，如“意动行为”，比如想去实地打卡、旅游甚至考虑在上海定居，如受访者 A06 提到：“我有机会

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直播看到的那些街道，比如我比较喜欢的巨鹿路、安福路，那个直播的画面真的很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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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我，我感觉上海的小巷子和别的地方的小巷子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非常别致。”其二表现为即时

的、社会性的行动，如与亲友推荐该直播地点的“分享行为”，如受访者 A15 提到：“我会把这些直播

分享给我妈，因为她闲下来的时候喜欢刷直播，这个正好可以让她多了解了解上海各个地方的环境。”

其三表现为以及持续性的地方信息追踪，即“关注行为”，有 76.47 的受访者提及自己在观看上海户外

行走直播过程的同时会关注上海的资讯，尤其是自己看过的地区，从而与上海建立一种持续的连接。这

些行为标志着观众从心理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转化，完善其媒介地方感的建构。 
 

 
Figure 1. Construction path model of media sense of place 
图 1. 媒介地方感建构路径模型 

4. 反思与结语 

本研究系统梳理各编码之间的关联路径和类属关系，通过反复修正与验证，最终得出上海地区户外

行走直播建构观众媒介地方感的具体路径模型(如图 1)。研究发现，户外行走直播可通过“媒介地

方”“媒介体验”“地方认同”三条路径对观众的媒介地方感进行建构，以此为观众再造了“可解蔽的

地方”“可沉浸的地方”与“可依恋的地方”。在媒介地方感的形成过程中，户外行走直播中“人–媒

介–地方”的三要素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为媒介地方感的理论进路提供了重要的考察方向，同时指

出了户外行走直播在媒介地方感建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但本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目

的抽样使得样本有一定局限性，如年龄层单一、身份阶层不够多元、居住地分布过于分散等，未来研究

可以通过纳入中老年用户、非一线城市用户等方式扩大样本多样性，弥补研究不足，进一步完善媒介地

方感的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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